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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個女孩教會我的事                               三愛 41 王麗智

    小時候的我，個性很固執，凡事都很執著，連對一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也有所堅持。那時的我，總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到盡善盡美、無可挑剔。

　　從來沒有人要求我這麼做，但或許生性如此吧，在師長們的眼中，雖然有點頑皮，卻仍是個認真的乖小孩。年紀比較小的時候，總是固執己見，日復一日，從來都不曾去思考過，我的固執與任性究竟帶給了我什麼。再加上個性比較霸道一點，身旁的同學們也總是讓著我。直到我有機會，認識了一個女孩……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班上轉進了一個女孩，一個活潑熱情又樂觀的女孩。一次分組報告，我被老師選為組長後，馬上排定好計畫、分配好每一位組員的工作，一切準備就緒，希望能成為最出色的那一組。然而，我卻沒耐心地詢問過大家的意見，只顧著排計畫、要求組員們都得好好地做，縱使那個女孩很熱心地提出許多建議，認為我的規畫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卻仍固執己見、一意孤行。
　　報告結束後，我已知不如預期的好，因而悶悶不樂。最後，各組給我們的評語與建議正是那位女孩先前提醒過我的，但她卻絲毫沒有責怪我，取而代之的是安慰以及鼓勵。這讓鮮於嘗到失敗滋味的我，對於這次的小小挫折有了新的看法，進而懂得接受挫敗。

　　這個女孩，使我驚覺，原來我的堅持，只是一種被「認真」，這看似優點的糖衣，所包裹、裝飾而成的「自以為是」；原來，以前的我眼中沒有別人……這個女孩，讓我學會傾聽、接納與尊重，握不住的，也已懂得放下。
2.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          張政婷
大概有六年多了吧，家裡鞋櫃的角落一直放著一雙我的舊慢跑鞋，已經好久沒再穿它了，卻總捨不得把它丟掉，只因為它有好多故事，有著汗水淚水交織的事，有著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

　　那個男孩和我是小學的同班同學，那年夏天我們都得到體育老師的推薦，擔任學校路跑比賽男生組和女生組的班代表，對他而言，這是再自然而不過的事了，他是班上的體育股長，對於各式各樣的運動項目都十分拿手，又是學校田徑隊的主將，對於這項任務想必是信心滿滿、勢在必得；然而，我卻感到既緊張又不安，總覺得自己無法勝任，甚至禁不住地想像自己跑不完全程，半路昏倒的畫面。

　　他看出了我的焦慮，竟主動安排了我們共同的特訓時程，並靦腆地說是體育老師要他陪著我一起練習的，我們先去挑了雙適合跑步的慢跑鞋，便開始了一整個學期的特訓。其實我不算是很愛運動的女孩，總覺得每天三十分鐘不間斷的練習好辛苦，但是，每次跟在他的身後，望著他汗涔涔的背影，他的每一步都好堅定，好似在告訴我「堅持下去，不要放棄」我們就這樣日復一日地跑著，有時烈日曬得我頭痛難耐；有時雨水打在身上的濕冷和身心的疲倦會讓我禁不住難受的淚水，而他的步伐卻總能一樣的堅定、一樣的充滿力量，漸漸地我開始明白，驅使他不斷前進的不只是過人的體力，更是意志力、是永不放棄的路跑精神。

　　「永不放棄，不是要成為打敗別人的強者，而是戰勝自己的勇者。」這是那男孩比賽前告訴我的，也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他教會我的事，其實，從練習時的汗水和比賽完的笑靨、從他義無反顧的背影、從磨平了的慢跑鞋和腳底下的踏實，我早學會了。而今，我仍然在跑，關於人生的路跑比賽，也許會跌倒、也曾害怕，但我不會停，我告訴自己，要以和他一樣的勇者姿態，永不放棄地跑下去。

3.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   吳宜芳

隱在房間米白的牆上一隅，一個我早已視為理所當然的角落，懸掛著一幀我到泰國遊覽的留影紀念，以及那泰國男孩親手作的木製相框，如今，我雖然只是輕輕一瞥，但我相當明瞭，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我從未忘記過，只是已內化到內心深處，一直存在著。

依稀記得是小學五升六年級的暑假吧！不想再到日本那種溫和得過於不真切的避暑勝地像鴕鳥地躲避這夏季，我只想到泰國張開雙臂擁抱盛夏。乘著快艇飛馳在芭達雅附近的水平面上，我們在某座如彈丸一般的島上稍作歇息，用過午餐後央求母親讓我在她視線所及處進行探險。我對林立在海灘的每一間店鋪都感到相當好奇，總是睜大了眼睛讚嘆新奇事物，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男孩荷著一籃的木製相框，向在海灘上駐足張望的遊客兜售著他的作品。

那個男孩往我的方向走了過來，老實說，我很驚懼他將用英語與我對談，那時我對英語會話仍沒相當的把握，令我驚異的是，他帶著微笑用中文說了句「你好」，他黧黑的臉龐掩不住年紀仍小的事實，瘦骨嶙峋的身子負載著如此沉重的木製品，顯得有些吃力，我鼓起勇氣冒昧地問他幾歲了，「七歲」這是他的回答，我這才注意到他歷經滄桑的眼眸中閃著一點如星的光，他的眼神以及毫無保留的笑容，是我從他身上幾能辨識出屬於我們那年紀純真快樂的特質。而我，毅然決然地買了木相框，並非出自一種自覺高人一等的虛偽憐憫，而是對等的買賣交易，我想他施予我在困境中能安然自處的恬淡態度，我受他恩惠地反躬自省我在順遂生活中稍有不如意便發作的任性，認知到之前只用單眼看萬花筒裡的世界並不真確，惟有睜開另一眼才能感知整個世界。

回來之後，我理所當然地將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用木相框裱著，釘在牆上，而它，從未斑駁或是腐朽。

4.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          三愛28陳柔宇

「阿姨！阿姨！不要想不開呀！妳的人生還很長，一定會長命百歲的。」一個小男孩滿臉驚恐的奔向我，現在的我身處高聳的懸崖上，差一步就會跌進海裡。「沒事，」我低頭摸摸小男孩的頭，「我會活得好好的。」我只是在懷念一位故人。

我還記得那一年的夏天，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夏天，久到我們都還只是男孩女孩。從小我就是養尊處優的大小姐，我常常笑，但都只是禮貌性的微微一笑，直到有一天，我瞞著家裡的人偷跑出來，沒想到一出來，迎面而來，就是一輛腳踏車，砰！我就跌坐在地上狼狽不堪，「對不起！」車上的男孩跳了下來，他細心地幫我擦藥，並給我一束牽牛花向我陪罪，「這是我家種的，」他說，我看見他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一個溫暖、真誠的笑容，我想我就是被這個笑容感動的吧！「只要一點光、水和土壤，牽牛花就可以生長的很茂盛哦！」就這樣，我和他度過了那一整個夏天。沒多久，我們全家便移民到國外，他說他會一直等我回來。

八年後，我回來了，他遵守了他的承諾，然而出現在我面前的他不再健康活潑卻是蒼白而憔悴，「我得了絕症。」這句話猶如晴天霹靂粉碎了我的希望，眼淚不聽使喚地一直流下來，於是，我陪伴他度過最後的日子，「人與人的相遇都是人生必經的課題，當妳學會了，便是分開的時候。」「那你教會我什麼？」我哭著問。「也許我的存在教會妳現實的重逢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浪漫，」他輕輕拭去我的淚水，努力撐起一抹虛弱的微笑，「但是不管發生什麼事，妳都要像牽牛花一樣堅強地活下去。」我知道他在擔心我，所以我說：「我答應你。」三個月後，他就走了，我把他的骨灰灑在這片海洋，那天，我的淚水又潰堤了。

對你的承諾，我不會違背，我會勇敢且幸福的活下去。「阿姨！這個給妳。」啊！是牽牛花，我順著小男孩的手指看過去，是從岩縫中攀登上來的牽牛花，「小弟弟，你知道嗎？只要一點光、水和泥土，牽牛花就能活下去。」

5.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    許鈺煊
  長長的廊道，被晨曦染得潔白，沒有人走動，沒有訪客的吱吱喳喳。只有兩隻腳前呀晃後呀盪地，弄得椅子咿咿作響。
  那天早晨，媽媽在去買菜的途中，摔下了樓梯。在醫院的長廊上，我第一次遇到他，那個男孩。男孩一個人，獨自坐在木頭長椅上，手裡把玩著一個彩色的方塊。「這是魔術方塊。」他冷冷的說著，似乎是想趕快打發我好奇的目光。「你媽媽也摔跤嗎？」我無厘頭的問著，「她生病了，很難好的病。」他的雙眼還是死盯著方塊，「我媽媽告訴我，能解開魔術方塊的小孩，他的願望就能成真，我只希望我媽媽的病趕快好起來…」
  當時的我不知道魔術方塊跟願望成真之間有什麼神奇的關聯，只是覺得好玩，便吵著爸爸買給我。「魔術方塊要很有耐心才解得開，你可以嗎？」我自信的點點頭，反正可以讓媽媽好起來又可以玩，何樂而不為呢？從那天起，我就時常拿著方塊去找男孩，和他一起苦思、一起搔頭、一起「救媽媽」。「你知道嗎？我從來都沒有花那麼久時間專心在做一件事。」男孩突然停下來說，「真的噢！」我沒有餘力去理會男孩。
  終於，在某個陽光和煦的早晨，我得意的笑了，手裡拿著顏色井然有序的魔術方塊。「喂」我找到男孩，在一群穿著綠色衣服的大人中，「我成功了」我喜孜孜的大喊，「我媽今天也真的可以出院了！」男孩一句話也沒說，只是舉起了手，我看到他手中的方塊在陽光照射中閃閃發亮，一個解開了的魔術方塊。「你也成功了！你許願了嗎？你媽媽...」，「根本沒有用，她死掉了…」男孩的淚珠一滴滴淌下。那個瞬間，彷彿所有的聲音都被抽離了，我只聽到男孩令人不忍的哭嚎聲迴盪在醫院長廊…

  隨著年歲增長，沒有再看過男孩。每當我遇上突破不了的難題時，他奮力解著方塊的樣子總會浮上我心頭，為了一個真心期盼的願望，困難的魔術方塊也要想辦法解開。我想，男孩現在也知道了，解開方塊的孩子是不能治病，但懷著這份毅力就有足夠的力量去實現自己的願望。男孩的母親，將這份力量留給了孩子，而我，也因為男孩得到了這份力量。

6.那個女孩教會我的事   黃柔寬

在我的腦海裡有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那是一段痛苦的、憤怒的、傷感的記憶，發生在我和那女孩之間，至今回想起仍歷歷在目，我想那記憶已深深烙在我的生命之中，再也無法抹滅。

國小時期，我是個文靜而內向的孩子，不擅交際，下課時總是獨自坐在座位上望著同學們打鬧、嬉戲而出神，是那女孩對這樣的我伸出友誼的雙手，她是個活潑、大方而開朗的女孩，總是熱心助人，是班上的中心人物，在她的帶領下我漸漸融入同學之間。慢慢的，內向的我把她當成了信任的知己，常和她膩在一塊兒，也逐漸對她打開了心房，和她一起分享小女生之間的小秘密。

然而，好景不常，在我沒發覺時，我已經漸漸被班上孤立，搞不清楚狀況的我硬是纏著一位女同學問出了真相。對我來說，那真相猶如一塊巨石狠狠地砸醒了我，那是──背叛！我所信任的那女孩竟在背地造謠說我作弊、製造髒亂、做些下流噁心的事……，一件件不實謠言從她嘴裡散播出去。驚訝、羞恥、憤怒、傷心，我當場放聲大哭，衝去找她當面質問，她竟說那是你活該，以為自己功課好就了不起啊？本就不善言辭的我一時無言以對，兩人的友誼隨之破裂，從此再也沒說過一句話。

懷著對她的怨恨，我升上國中，有了新的朋友卻無法對她們推心置腹，直到進入北一，以前輕鬆應付的功課，在班上即使熬夜苦讀也追不上前幾名的同學，看著她們從容的面對考試，我感到強烈的嫉妒，就在這時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一件很重要而我卻沒想通的事，我想起了那個女孩和她所做的一切，突然對於這件事我釋懷了，多年來對她的憤懣此刻皆煙消雲散，因為當我處於和她相似的狀況之下，我明白了她的不滿與嫉妒的心情，進而我諒解了她的所做所為，也使自己從怨恨的枷鎖中解放，寬恕她和自己的同時，我感到內心一片海闊天空。現在，我感謝那女孩，我學會了諒解別人，其實也就是寬恕了自己。

１.那個男孩敎會我的事       三御 李成彧

    我從來就不曾想過我能從我那調皮搗蛋、鬼靈精怪、火爆性格的弟弟身上學到什麼有意義的事來，頂多是知道看到蟑螂不要一味地尖叫，懂得去拿拖鞋打。但是現在我充分感受到有個弟弟的助益：讓我了解如何做一個男孩心目中的好女孩。

    以前的我脾氣容易外顯，不管是對男同學還是女同學，都常常直言不諱，話說到快意處，便一股腦兒地把對方罵到臭頭。我自己是一個女孩，知道女孩子心思比較細膩，傷害不得，所以話到嘴裡留三分，但男生就得忍受我的惡言相向。我弟弟上國中後，回到家總喜歡嘮叨當天某位開罪於他的同學，尤其是女生，把對方損得體無完膚，好好的一個女孩子在他口中都成了爛泥巴。當時我想，換作是我，鐵定要我那嘴巴不乾淨的弟弟嚐點顏色，絕不會忍氣吞聲甘受他詈罵。

    有一天，我順道去我弟弟的班上，打算跟他一起放學回家，我還沒到他班上，就聽見一陣女孩子盛氣凌人的嬌嗔，我湊過頭瞧，只見一個高個子的女生劈頭對著我弟和一幫男生痛罵，罵的內容也無傷大雅，倒是我看到我弟那副息事寧人的乖順模樣，看了我真想發笑。我還認為我弟很兇悍呢！等到那女生盡興後，我弟才和我一道出了校門，沉默了半晌，我弟突然大吼起來，當著我的面，惡狠狠地詛咒方才罵他的女孩。耳朵聽著我弟的抱怨，心裡不禁想到：那個女孩肯定不曉得她會被人在背後批評得一文不值。我又不由自主地暗忖，現在那些被我罵得狗血淋頭，表面照舊服貼安順的男生，會不會也在別人的面前，大肆批評我呢？

    我從我弟的例子體認到男生陰險的特質，女孩子是把怨恨擱在心裡醞釀毒素，男生卻會毫不考慮自身形象地說粗話，大肆破壞對方形象。往後的我學會了與男生的相處之道，所以對男生變得十分客氣，同學對我一夕之間完全換了個人，也表達了訝異與不解。但我認為這是最好的自保方式，這都是我弟教會我的。

２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               陳柏如

  　一生中能有幾個知己好友，幸運的，我遇過，是國中那男孩。
  　記得國一下來了個轉學生。那半刺猬的髮型散出一種叛逆的個性。起初對他很反感，班上多一個混混不是什麼好事。他的行為令老師頭疼，我甚至聽說他以前曾拿椅子摔往指責他的老師。對這種人，我既害怕又討厭。直到有一次，替之前的導師辦送別會，全班去KTV唱歌。活動結束後，依媽媽所說的，今天家裡沒人，要我和同學一起搭公車回家。左右問了一下，竟沒有人和我順路！老師提早走了。我開始冒汗，從小都由家人帶來帶去，學校、補習班都離家咫尺，根本不需要自己坐車。誇張的是，我連站牌都不會看！在思緒一團混亂之際，那個男孩，那個轉學生拍了我一下。轉過頭才發現其他同學都走光了。「不會回家喔？」他一副快要笑出來的樣子。「對啦！怎樣？」我不客氣地回話，掉頭就走。「站牌在另一邊！受不了，我帶你走一次好了。」身為一個路癡，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他教我看站牌，幫我招公車，甚至陪我搭到我們家那一站。因為他這次的幫忙，我對他這個人大大的改觀。我從沒想過一個看似壞學生的背後也有善良的一面。以個人外表來斷定一個人的好壞，應是社會上長久以來的迷思吧！
  之後跟他變成像哥兒們似的，無話不談。知道他抽煙，曾勸他戒掉，也問他為何這樣蹧蹋自己的身體，他沒說話。在他心底是否有一道久久未平的創傷糾纏著他，使他染上煙癮來自我釋放？我不知道。高中後，很久沒和他聯絡。直到我辦了同學會，才和他通了電話。他說他媽媽腦部長了腫瘤，住院中。家中經濟陷入困境，晚上都在超市打工。他的口氣失去了平時的自信，反倒是無奈與悲傷。「堅強些！你很獨立的，不是嗎？當初也是你教會我如何獨立的。」是啊！他不只教會我如何搭車，更教會我踏上獨立的第一步。
  　現在，搭公車對我來說已經是件簡單的事。我也漸漸脫離「路癡」的稱號。當自己一個人的時候，總依稀感覺到那個男孩，用手，為我指引方向。我已學會勇敢面對人生。

３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          原凱文

　　這個社會有一些人，連抬頭挺胸地活下去，都需要極大的勇氣。高一的暑假，炎炎夏日，我迷上了西街某家飲料店潔白的優酪冰沙，每天喝著喝著，也就漸漸結識了那裡的店員，喝著喝著，也開始了人生的暑期輔導課。

　　「妳知道嗎？我是毒品養大的。」和那個男孩認識的第九天，一派輕描淡寫的口氣，我卻深刻地感受到什麼叫涉世未深。我天真的想著，從小「吃」毒品，怎麼可能長那麼大？「我的意思是，我老媽是個毒販子，死罪的那種。」他那帶著哀愁與無奈的眼神告訴我，這是個真實上演的悲劇。從尿布錢，到吃住、學費，他的生活一直都是倚賴母親賣毒品掙來的錢，家裡那一包包細白的粉末，通常不是奶粉，而是一袋袋、一代代家破人亡。「妳不會看不起我吧？北一女！我可沒有看不起我自己喔！」我搖頭。「英雄不怕出身低……是這樣說的吧？」我笑了笑，問他難道不會怨恨自己的遭遇？「不會！」他正視我說，「至少我媽沒把我賣了……愛！她愛我！」愛，愛。上一次把媽媽跟愛放得這麼近，是母親節的事了吧？我慚愧得無地自容，媽媽讓我得到最好的栽培、受最好的教育，優渥而衣食無缺的生活，愛，我鮮少說出口；愛，他講得好流暢，雖然那不一定讓他無憂無慮。

　　往後的「幾堂課」，我們談到了彼此的志向。「我想當警察。」我得到一個最不可能從他口中說出的答案，但連日來的驚奇，已經讓我得以冷靜地詢問原因。「我不想再有人受跟我一樣的苦，顛……」顛沛流離。他想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想不出這個成語，還是在靜靜品嚐那份造次和折磨。「如果可以，我想逮捕我媽。」搶在我的訝異之前，他輕輕的說：「她累了。」沉默襲擊在我們之間，溶化了優酪冰沙，酷暑無情的刺曬我的理解和他的命運。

　　也許在很多人眼中，我交了個所謂的壞朋友，但他絕對是我曾經的人生導師，如今，教導我學會愛、勇氣和骨氣的和平鴿早已失聯，但那雙撐起苦難的堅強翅膀，必定能讓他飛得更高更穩。

４那個男孩教會我的事        龔晏萱

    掛上電話，笑意從嘴角蔓延，時鐘的滴答聲把夜襯托得更深了。很開心，茫茫人海中有顆體貼的心，有個特別的人，了解我，幫助我，在陪伴中讓我的世界更完整，使我的視野更開闊……。

    當我仍是個懵懵懂懂的小女孩，雖然對這多采多姿的大千世界滿懷好奇，卻也同時在內心藏著一分莫名的恐懼。害怕沒有接觸過的人，擔憂不熟悉的事，對我來說，陌生的事物都是潛藏危險與玄機的。想當然爾，身為學生的我，要融入一個新的班級，實非易事，尤其在男女合班的情況下，對於那些活潑好動的、愛跟老師頂嘴的男生們，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或許是個性使然吧？表面上，我安分的與特定幾個溫和的女孩說話、互動，但其實心理上，並不安於如此。嘗試和其他同學相處看似簡單，但無奈地，就是不敢。

    所幸，他出現在我的生命中。他，在我的便當打翻，撒了滿地的那ㄧ天中午，熱心地幫我清理，然後，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要把ㄧ半的午餐分給我。「不要！」我仍記得自己那簡短而堅定的回答。但他那把可掬的陽光笑容，讓我有些微的膽量而接受了那只剩一半，卻意義匪淺的便當盒。我開始會跟他說話，發覺他很溫和，原來男孩不是只會嘲笑或捉弄女生。漸漸的，我越來越常常把心得與想法告訴他。當我知道自己的意見能受到肯定，我也越發相信自己，越敢開口，經由他而認識了更多朋友。他的外向樂觀在潛移默化中感染著我，而他那份樂於助人的豪爽和廣交朋友的勇氣，更是我所稱羨的呀！

    隨著時節遞嬗、四季推移，男孩與女孩在相互學習中成長。雖然同窗的時間僅僅兩年，真正開始熟悉彼此只有ㄧ年，但他擴大了我的世界，讓好的人際關係豐富了我的生活。爾後，進入新的班級，接觸陌生的環境，擔心是有的，緊張也是有的，但我知道無論人聲鼎沸的白晝或夜闌人靜的深夜，我都可以打電話給那位男孩，讓他的陽光個性與正向的態度感染我，溫習那些他曾教會我的事。
５ 那個女孩教會我的事         藍文熙

　　我們認識四年了，一起歡笑，一起流淚，她的存在如風，融在生活的步調中，雖然我們從未相見。隔了海洋，還是能知心至深｜即便是網友，她讓我懂了，太多太多。 

　　在文學論壇中遊走，享受每一個文字串成樂章，不同的吟唱聲自由發表真我，走走停停，我悄悄欣賞著。有個名字瞧久了倒也眼熟，默默觀察的我開始發現這個人的語言總能觸及我心中的思緒，漾起一波波漣漪，餘韻不絕。第一次留言攀談，竟然一拍即合，和素未謀面的人成為朋友對我而言是跨出了一大步。一個簡單的開始，卻是深厚友誼的序幕，至今回想小心翼翼敲打鍵盤的自己，笨拙得有趣。 

　　這也是第一次，讓我遇見了在平凡中不平凡的人。她多才多藝，卻不愛表現，她真誠善良，卻因為環境武裝自己。有一次我參加海報比賽，我想表達的方式和老師的要求並不吻合。我問她該怎麼辦？她卻要我盡其在我。一度和她起爭執，「參加比賽的目的是為了得獎！」我說，沒有人為了輸參賽吧？那時我不懂得過程的重要，和她辯論。然而在她的陪伴與提供建議下，我熬夜完成海報，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理所當然地，沒有得獎，隔天還累得猛打瞌睡。但那張海報至今仍貼在房間牆上，睡前看著它，我總是微笑入夢。原來輸了，還是有快樂在過程中發酵。 

　　我常為了生活焦躁不安，直到認識她，才知道人可以認真活著，卻很瀟灑。已經不再只是以文會友，甜如蜜的君子之交，就像手足吧。記得南亞大海嘯我緊張地確認她安全，她也總是掛心颱風路線是否掃過台灣｜除了見面以外，我們比什麼都親近。我也學會對生活微笑，帶點逍遙。 

　　她總是守著自己的信念，與我一路同行。直到兩人都面臨年經生命的最大考驗，我們不特別思念對方，但心總是懸著彼此，投身書海。這次我知道，努力做好每一件事的過程重要過結果，「求吾盡心而已矣。」她說。我想，我確實學會了。 

